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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大 清 華講學記
一個偶然的機會，參加了北京大學「海外專

家學者講學計劃」，2011年9月1日到達北

京，為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本科生講授一個

學期的「電視新聞分析」課。 北大的課還沒有

開始，清華大學的一位朋友緊急向我求援，希

望可以為清華新傳學院研究班講「電視新聞專

題報道」，教這門課的一位香港老師臨時來不

了。剛答應教這門三個學分的課，清華又一個

請求過來，一位教「高級採訪」課的老師中風

入院，我是否可以再兼教多一課？

人生充滿了許多偶然性，原本很輕鬆的四

個月北京住遊的計劃，變成了要一周教三門

課，成了全職教師，教課量比起北大、清華的

任何一位教師都要大。具體的教學時間為每周

四0950至1215在清華教本科生高級採訪，有

86位學生；同日1300要趕到北大，有57位學

生等我上課；每周五0950至1215去清華教電

視新聞專題，有研究生9人，是最輕鬆的一

課。最痛苦的，是每周四中午從清華趕到北

大，只有45分鐘時間，幸好清華校園與北大校

園只相距15至20分鐘的自行車距離，日子久

了，我大概只用10分鐘就能從清華到北大，還

有充分時間在學生飯堂吃午飯。

對老師的尊敬

四個月前，我對北大清華的學生，只有一

個模糊的認識，知道他們都是全國高考中的狀

元；經過了四個多月的相處，我對他們有更多

理性及感性的認知。

一個最強烈的感受，是學生們對老師非常

尊敬，至少從外表行為上是這樣。我在香港各

大學兼任教職二十年，香港的大學生、研究生

對老師的態度，一年不如一年，在課堂上擺出

一副河水不

犯井水的姿

態，在校園

相遇，也從

不主動向老

師打招呼。

一位在大學

教學多年的

朋友說，學生是老師的「顧客」，老師要好好

招呼。

內地學生對老師的尊敬，相信大部分出自

真心，他們從小學到中學，對老師都是尊敬

的。在北京教書，拾回老師應有的尊嚴，對這

情況，起初我是有點不適應。例如學生見我拿

著教材，馬上上前幫忙；最極端的一個例子，

是一位「國防生」，每次主動為我的水瓶添加

熱水，為我布置老師專用的座位……起初我非

常不適應，認為她不需為我做這些事情，她還

是很堅持，認為學生應該為老師做事。「老師

要你為他洗衣服，你也做嗎？」我舉出一個極

端的例子，想挑戰她的底線。那想到「國防

生」還是一臉笑容，想也不想就很真摯地回

話：「會的，我很願意為老師洗衣服。」後來

我了解，「國防生」是一類很特別的學生，是

軍隊在大學內培訓的接班人，大學生要與軍隊

簽約，學年期間的學費、住宿、食用一切由軍

方支付，學生承諾在大學畢業後要到軍中服役

七、八年，期間如果想再進修，軍隊也可以保

送入大學的研究院。「國防生」對長官有絕對

的服從性，在學習期間也視老師為長官，對老

師的尊敬程度，也遠遠高於其他學生。

 北京高校學生對老師的尊敬，應當承認，

也帶有很多實際上的利益關係。學生的獎學

金、出國做交換生、繼續升學的機會，大部分

由學業成績來決定，老師在這方面起了決定性

的作用。

學生的心態

另一個特點，是大部分學生都很靜態地在

聆聽，稍為有點互動的教學元素，學生們就會

有點不知所措，會主動在課堂上與老師互動的

就更少了。個別學生說，他們不主動舉手回

答，可能也是中學教育形態的一種延伸，慣於

接受及背誦老師的說法。在大學課堂上，學生

也是習慣了不做任何過於特出的事情，慣於藏

在群眾當中，決不當出頭鳥。如果想找一兩個

挑戰老師說法的學生，更是絕無僅有。

北大、清華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學生，普遍

修雙學位，就是新聞學位再加修一個商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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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或外語的學位。新傳學院的學生普遍認為，

光靠一個新聞學位，不足以找到一份心儀的工

作。於是，修雙學位加上四年級有一個學期在

外實習，結果是一個學期要修讀35至45個學

分，個別的更高達50個學分。許多學生一星期

要上課五天，從早上八時一直至晚上六、七時

才結束。「這樣上課不累嗎？」他們大多說還

可以，沒有問題。當然到了學期末交論文或準

備考試，往往就是讀書讀到昏天黑地，或是通

宵在趕論文，男男女女長得滿臉暗瘡。

 還有很多細節上的事情，都讓人感覺到大

學生的心態，帶有強烈的中學生色彩，例如他

們很在意老師能否準時給他們中間休息的時

間，如果三節課連上，每一節課間的五分鐘小

休時間，學生們特別期待老師能準時讓他們休

息。對於每節課要準時開講，也似乎是助教與

學生們的共同心願。

班上的清華北大學生，屬於「富二代」

的，也有一定的人數。女大學生的衣著及飾

物，都是名牌。個別女生告

訴我，父母要她們在學校內

保持低調，不要在衣飾上或

消費上引起同學注意。一位

女生告訴我，她確實沒有一

件普通一點的衣服，她一向

穿著一件黑絨毛大衣，包得

嚴緊的，單色的大衣內是一

件低胸的彩色法國名牌百摺裙。寒假春節到那

裏去？一位「富二代」女生說，元旦會和媽媽

去日本關西泡溫泉，農曆新年會和另一位同學

去香港看紅館的春節演唱會。「富二代」學生

有時想保持低調也很困難。

不管是有錢的學生還是家貧的學生，他們

都很渴求海外的資訊，對香港娛樂圈的事情，

比我還熟悉。內地雖然封殺海外的中文新聞網

站，學生們人人都是「翻牆高手」，還指導老

師如何「翻牆」。每當在課堂上提及香港或海

外傳媒的事情，他們都會很用心聆聽。個別學

生對於香港傳媒的競爭手法很感興趣，對於香

港記者敢於向高官追問問題表示羨慕，對香港

報業評議會種種業界自律的努力表示欣賞，認

為內地可以仿效香港業界自律的模式。

理想與現實的矛盾

由於清華新傳學院的課程在改動中，本科

生三年級必修的高級採訪課，加入了二年級

生，還有兩位研究生選修。北大方面的是選修

課，本科生二、三、四年級都有。課餘與學生

們聊天，感覺到他們對畢業後的擇業方向很憂

慮。許多畢業後不願做記者，因為做記者的局

限性很大，跑政治的要做官方喉舌，採訪社會

新聞的要配合主旋律，做民生新聞的人身安全

沒有保障…學生們經常問我的一個問題：「為

什麼你可以做了三十二年記者？」我的回答

是：「我知道有些前輩當記者當了五十年，有

的是一天為記者，終身為記者。」我知道這樣

的回答解決不了他們切身的問題。 學生們經常

處於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他們經常提點自己在

內地做記者的底線，有那些是禁區，又有那些

領域是可以嘗試闖關的。學生們對政治的敏感

度及成熟度，是香港學生難以相比的。

上課之餘，多在北大的未名

湖、清華的「水木清華」或兩間

大學的圖書館閒蕩。清華老圖書

館是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式設計，

大 塊 大 塊 的 雲 石 鋪 在 地 板 及 牆

壁，一派歐美大學的氣勢。清華

校 園 的 「 水 木 清 華 」 有 「 自 清

亭」，是紀念朱自清在該地寫出「荷塘月色」

一文。北大的未名湖畔，到了冬天結冰期，可

以在結冰的湖面上走近「翻尾魚石」，細看這

個圓明園的遺物。未名湖旁，有蔡元培校長的

雕像；北大的校徵，出自魯迅的設計；在五四

大街的北大舊址紅樓訪古，又仿彿看見李大

釗、陳獨秀與一批批熱血的北大學子，走出校

園，走上了街頭。

四個月的教學生涯，讓我成為了北大清華

教師隊伍中的一份子，感受到了歷史的重量。帶

著感恩的心情，記下了四個月生活的一個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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